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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这欢畅的风（组章）

王猛仁

彼岸

凌空炸裂的爆竹一阵紧似一阵，伴
着吐绿的一溪朝霞，爆响一地狂欢。

看似斑斓的春风浩荡，没有错过晨
昏的钟声。

已被峥嵘岁月靡洗的最后一枚黄

叶，度过了一个看似温暖实则严寒的冬
季。

没有什么可以永久地驻扎在心域，
一棵千年古榕，时不时地发出大海般的
呜咽。

如同你一如既往地向着南方放飞，
却听不到一句轻渺的回音。

每一个浪花翻卷的时刻，每一个白
云如絮的日子，你都捻成一节一节喑哑
的思绪，悬挂在阳光照耀的地方，晾晒
浓稠而又潮湿的雪花的唇印。

有时，我想洗净记忆，一意孤飞，你
却牢牢地卧在诗歌的深处，舔红窗口的
积雪。

我多想，用我的淡泊与纯真在你我
的心房之间，筑一座彩桥，只容得我们
两个在上面行走， 我临摹着你的脚步，
如影随形。

此岸观澜，彼岸牵手。
如果， 必须写一首诗读给你听，那

就写我们的书香往事，用这支颤抖的秃
笔，蘸上火一样的颜色，潇洒地画一框
欲燃的七色海霞，藏在你的床头。

以此，浏览我们仅有的九十八个时
辰的青春。

羽翎

坐在属于我一个人的春光里，尽量
去想象：一群自由的海鸟，是如何穿过

孤岛，穿过暗礁，鸣叫着，一起飞向澎湃
的沙滩。

你远足的方向，我不得而知。
假定真是这样，我何曾不想用一泻

千里的柔情，把握住深巷中抖落的每个
细节，让雨的背景，绵绵密密地，侵蚀爱
的诗句。

回过头去，爱情，名利，创伤，勋章，
让我的筋骨隐隐作痛。

似乎没有痕迹，没有黑暗，也没有
雄性的光明。

如今， 我可不可以与你站在一起，
就像许多思念的藤蔓密密缠绕着，阳光
与风，也无法深入。

在那古老的太阳的升落处，任由疾
风骤雨穿透岁月， 敲打着生锈的时光，
叮当作响。

你有否察觉，我日夜盘旋于你栖居
的上空，撒落一串又一串金色的羽翎？

你是否听到， 我的心已扑闪在远
方，乘着蝴蝶美丽的翅膀翱翔蓝天？

即使你南移的目光永不回归，即使
身旁的大海舒展无尽的航程，即使倾盆
的大雨颠沛而下……

落樱

在椰林掩映的海的边缘，我默默地
吟诵那首古诗， 为了抚摸绿色的胸脯，
我把那只动人的手伸向春天。

企盼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最后一
抹朝霞坠落时，能独自摘取你沉默的背
影，有如那一片疼人的落樱。

握别的双手，满是潮湿的情绪和三
角梅粉红的诺言。

用诗的花朵编织成的遥遥旅途，在

每一个漂泊的渡口， 都有我无声的等
待，饱含沙沙作响的欲望。

孤独静谧的时刻，一首诗被你轻轻
读完。

从诗里到诗外， 有我残缺的梦，有
你散乱的惆怅和失眠的痛苦。

不断有海风吹来。
泪花濡湿每一个沉思的季节，此时

此刻，我们和夜，都已被凝固如霜。
只有无休无止的风，悄悄翻译日下

的誓言。
夕阳的余辉， 已张开心灵之帆，并

溅起点点飞白，悄悄驶向彼岸……
有太多太多的爱，溺在午夜后的诗

笺上，昂首凝视着，你那薄雾似的一脸
娇羞。

栀子花盛开的时节，我就在落樱处
等你。

帆影

一个人的行走是异常的寂静。
坐在海滨公园的石凳上，一只皎洁

的鸟，以踏烟的步履，款款踩响岸边透
明的歌谣。

所有被光环隐去的日子，即便滋生
诸多无法排遣的游思，也会进入芳馨馥
郁的诗行。

甚至，淹没鲍肆飘来的铜臭。
看似一种火焰的温情，在接近春天

的喧腾世界里，也会焚毁诸多陈腐的记
忆。

我不相信每一株花草的叶尖，都藏
着没有结局的秘密。

当一切成为既定的事实，你缥缈如
纱的眼睛里依旧储满了温润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被一种淡墨重
彩深深地感染。

过早逝去的白昼，只留下一兀窈窕
的帆影，和孑然一身的孤独。

心的城郭， 天天哼着芬芳的小调，
忽明忽暗的记忆，撩拨着声嘶力竭的眷
恋。

写满诗境和翰墨的客栈，是否还有
一颗心在倾听？

海心

婆娑的树影， 已把往昔的焦虑、寂
寞、困惑一一隐蔽。

霓虹灯下的幽光，是我千里寻梦时
的一双利眼。

清晨醒来， 方知一切神韵的闪现，
都在你的明眸中晶莹，或者细暖。

思念袭来时，默默地咀嚼着一粒咖
啡豆， 俨然看到中原一朵洁白的雪花，
正沿着大街小巷，慢悠悠地，奔向大海。

天天越积越厚的心事，阳光般地追
赶着春天的脚步，等待夜的焰火再次闪
耀。

我陷入了一棵树的内心 ， 不知所
措。

一种默念， 在嫩绿的色彩下诞生，
又在泛黄的纸笺中倾诉。

一页页，一行行，成了茫茫的海洋。
旷日持久的追逐，终于揭开了深不

可测的心底，那是滚烫的海心，将涨满
夕烟里的召唤，厚厚地嵌进山前屋后。

从此，春风一样的笑容，开始布满
两个人的夜晚。

继而，裹进我海底般宽阔火热的胸
怀。 ②8

留守故乡（外一首）
赵红建

������我在故乡留守，
咖啡大于美酒。
疲于奔命送走，
老屋渐趋消瘦。
低眉拨弄乡愁，
庄里脱发老柳，
仍然风采依旧，
倚墙望月抬头。

离乡与留守

故乡的柳树

头发散落了一地

也不敢惊扰

离乡的生计

老屋蹲在坟边叹息

离乡与留守的差异？

都在风中奔跑

不管是跑在风中

抑或是彩云之上

故乡这根线

都在紧紧地拽着你

生根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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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感悟（外一首）

姚化勤

������一定是庄子笔下的天池了
无涯无际，一片汪洋
可我觉得更像他老人家的文思

豪情汹涌，深沉万丈

莫非知道我喜欢逍遥

向我涌来排排软波柔浪

吻我脚丫，亲我短衣
“哗哗哗……”问我来自何方

我和《秋水》中的河伯邻居
是庄周先生的老乡

大概近朱者赤的缘故吧

骨子里一直潜伏着浪漫的梦想

所以， 今天我来到他神往的南
冥

———虽然并无大鹏翱翔的翅膀

感谢时代“好风凭借力”
蓬间雀也能够扶摇直上

此刻，面对这水天相连的浩瀚
我一下子全没了河伯及雀儿的

张狂

犹如阅读精深博大的老庄哲学

顿生出沧海一粟的恐慌

蓦地， 又想起那对无儿女私产
的老人

理解了他们为何将骨灰撒向海洋

也许， 那该是所有悟道者选择
的归宿———

做粒尘沙，领略海的胸襟和欢畅

鹿回首抒怀

来到天的尽头———
祖国最南端的岛屿鹿回首

寻见了化作新娘的鹿

以及追鹿的猎手

只是，他们已经永恒成雕像
屹立于岛屿的上头

一定是在诠释爱的真谛

两人连作一体，生死相守
怀抱大海汹涌，头顶白云悠悠
似要告诉人们

爱绝非时下泛滥的闪婚

更不是迪厅里吼出的

“爱就爱个够”

我追寻爱的要义

与老伴一路牵手

从豆蔻年华到霜雪染头

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春秋
今天又从冰封的北国

来到初夏般的南疆

这是一次爱的旅游

突然，察觉雕像正向我微笑
于是，我赶忙躬身祈求———
人生苦短 可我的

“爱之旅”才刚刚开头
后人心目中的爱神啊

请保佑我起码爱到 99
让我将满腔的爱

洒遍我同样爱着的

浩瀚大海 辽阔神州

游东戴河有感三首（外一首）

王志洲

���������������一
台风过后暴雨停，
海天一体雾蒙蒙。
有幸畅游东戴河，
劈波斩浪乐无穷。

二

忘掉老病忘年龄，
大海一游扩心胸。
莫道人老桑榆晚，
夕阳朝阳一样红。

三

远眺深海似平静，
近看潮水波涛涌。
人生好似游大海，
挑战风浪靠智勇。

美哉兴安岭

兴安风光好，
夏景世无双。
朝霞染林海，
百鸟齐歌唱。
云瀑泻山涧，
松涛奏乐章。
林深野味多，
草茂百花香。
碧水映蓝天，
白云落河床。
火车笛声脆，
木材巨龙长。
最爱小河边，
背篓垂钓忙。
美哉兴安岭，
天然一画廊。

光 芒 （上）

邵六

������ “他们几个对全乡的扶贫工作都
作了安排 ， 我最后再重点强调几句 ：
各村第一书记、 村支书回去后， 要把
最近国家新提出的 ‘扶贫先扶志 ’
‘精神扶贫 ’ 宣传好……” 每天早会
后， 乡党委书记都要把重点工作强调
一下。

从乡里回村的路上，杨浩嘴里一直
在念叨：“精神扶贫，精神扶贫，扶贫先
扶志……”突然，一巴掌拍在正开车的
村支书腿上，说：“有啦，有啦！ ”“有啥
了？ 你一惊一乍的，这回没因二蛋挨批
就不错了。 ”村支书放慢车速说。

村支书说的二蛋， 是他们桥庄村的
一个贫困户， 今年四十出头， 家里三口
人， 一个傻媳妇， 一个上幼儿园的儿
子， 穷得盗贼到他家也会伤心含泪离
去。 自从国家有了扶贫政策， 经村民推
荐， 村委筛选， 村支部公示， 二蛋分数
最高， 成为第一批贫困户。 村里按国家
要求逐步落实了相关政策： 给他家通了
自来水， 修缮了房子， 铺了院里的地，
还给他们三口买了保险， 小孩也享受每
学期 500元的生活补贴……帮扶人员也
给他送来自家用不着的旧衣物。 二蛋
家的生活环境改善了， 生活水平也提
高了一大截。 但是， 每当上级调查帮
扶成效时， 他不是说这也没有， 那也
没有， 就是说这也不知道， 那也不知
道。 为此事， 乡里不少受批， 乡里挨
了批， 村里更不用提了， 还因此换了
两任第一书记， 杨浩是局里驻桥庄村
的第三任第一书记。

杨浩初来时， 就二蛋的情况与上
两任第一书记进行过交流， 也与村支
书进行过沟通。 但他不违规也不犯法，

都拿他没办法； 也问过他到底想干啥，
二蛋说不想要你们给我铺院子， 也不
想要自来水， 也不想要小药箱 （医疗
帮扶的便捷药箱）， 我想让你们给我酒
喝。 为了让二蛋在上级暗访时说实话，
帮扶人也不少想办法。 给他弄两瓶酒，
他当面说得头头是道， 还感谢党的政
策好， 让贫困户得到了实惠呢。 但到
了调查组落实情况时， 还是如故。 你
说这事让人心焦不心焦？ 村支书提起
这事也是头皮发麻。

杨浩去二蛋家不知多少次了 ， 二
蛋有时在家有时不在。 有一次， 他想
去二蛋家打扫一下院里的卫生， 拉近
一下距离。 杨浩拿起断把子扫帚扫院
子， 靠墙半躺着打瞌睡的二蛋抬起眼
皮看了看一声没吭。 杨浩是咬着牙扫
完的， 放下扫帚离开时， 那股腥臊味
熏得他差点吐出来。 这时， 二蛋不阴
不阳地说了句： “领导有烟没？ 弄根
呗， 扫那弄啥？” 杨浩气呼呼地扔给他
一盒， 没有理他就离开了。 “领导慢
走， 下次来时弄瓶酒呗！” 二蛋得意地
说道。

有个周六， 杨浩正在给二蛋家的
烂窗户钉塑料布， 二蛋上幼儿园的儿
子放学了 。 看到小孩的脸脏兮兮的 ，
也不知多少天没有洗过了， 手像乌鸦
爪子， 杨浩心里很不是滋味， 放下手

中的活， 接了一盆水给孩子洗了手脸，
问了问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 窗户
没钉完， 杨浩一句话没说就沉着脸走
了。 这次， 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 跷
着二郎腿的二蛋， 放下腿想站又没有
站起来， 说了句： “老杨， 你慢走。”
杨浩一怔： 不对， 这次没要烟呀？

又一次， 周一的上午 ， 杨浩把自
己孩子小时穿的老婆没舍得扔的衣服

找了几件带到了二蛋家。 二蛋端着饭
碗靠着门正在吃饭。 杨浩接了一盆水，
给孩子洗了手脸， 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捏着鼻子， 把换下来的衣服放进垃圾
袋扔到了外边的垃圾堆。 “来伯伯送
你上学校。” “哥， 让他自己去吧， 他
知道学校。 闲了过来咱喷喷呗？” 二蛋
跟到大门口， 又向前走了两步， 伸了
下头说。 杨浩没有理他， 拉着小孩的
手走了。 小孩子蹦蹦， 跟着杨浩
去了幼儿园……

“扶贫先扶志。”杨浩一直在想着这
句话，也决定与二蛋好好喷喷。 二蛋在
靠墙角子蹭痒， 看到杨浩过来就停了
下来，半张着嘴不知要说什么。 “蛋，我
今晌午请你喝酒。 ”“中， 在哪？ ”“你
家！ ”“我家？ ”因手头紧，二十多天没闻
过酒气的二蛋愣怔着：上级又检查了？
有可能，上头好久没来了。 “你把家里
收拾收拾，我去去就来。 ”杨浩扭头走

了。 他到超市买了两瓶白酒、 一包花
生 、一袋豆腐干 、两盒红旗渠 ，又给二
蛋的傻媳妇买了一袋方便面。 快到晌
午，杨浩到了二蛋家。 二蛋的手脸都洗
过了，但不干净，还有一层灰尘蒙在脸
皮上，尤其是耳根后边的区域，几乎能
用刀“砍”下来一层，院子也露了真容，
傻媳妇满屋乱扔的破衣服、 烂袜子也
都收拾到了床上。 八九月份的天虽有
凉意， 但杨浩还是坚持把屋里的小方
桌搬到院里。 二蛋找了儿子的作业本，
撕了几张铺到小方桌上， 把上级扶贫
发的小药箱给自己当凳子坐， 给杨浩
找了几块砖放上一件破衣服算是他的

凳子。 杨浩把酒、 花生等放到桌子上，
二蛋从厨房端出两个碗 。 杨浩一看 ，
这碗也不知道多久没有刷过了， 几乎
可以揭下来一层。 他接过碗洗了足足
半小时， 才算看清碗是白色的还有花
边， 其中一个有几条裂纹。 “将就着
用吧 ， 酒能消毒 。” 杨浩这样安慰自
己。 二蛋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 点点
头又摇摇头 ， 好像要对酒进行评论 ，
但最终没有发出声。 又用手捏了一粒
花生放到嘴里 ， 像久经沙场的老将 ，
在等着对手出招———看杨浩怎样教自

己向上边汇报 。 这样等了有几分钟 ，
杨浩喝了一口 ， 又给二蛋碰一下碗 ，
示意他喝。 二蛋端起碗放到嘴边没敢
喝又放下 ， 瞪大眼疑惑地看着杨浩 。
“蛋， 你也是身强体壮五大三粗的， 不
憨不傻， 也不少鼻子不缺眼的， 咋混
到这一步了？” 二蛋愣了足足两分二十
七秒 ， 他没想到杨浩没按套路出招 ，
问了这些与检查无干系的、 从来也没
人问过他的话。 ②8 （待续）

春笋（外一首）

路雨

������一场细细的雨
打破了夜的宁静

母亲彻夜的阵痛

让一粒复苏的种子

从温润肿胀的腹部

探出脑袋

支起尖尖的小耳朵

静静聆听

黎明前

来自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从潮湿的泥土中拱出

并不急于抬起幼小的头颅

仰望辽阔的蓝天

稚嫩羸弱的肩膀

迎迓着风雨

以双手合十的姿势

感恩大地的给予

在阳光的呵护下

慢慢舒展双臂

向世界打开生命的精彩

幸运之竹

你憎恨

背着竹篓，走进园子里的人
杂乱的踩踏声

尚未破土的你 惊魂未定

一不留意

就扼杀了成长的故事

就把许多同伴

变作了餐桌上的美味

而你是幸免者

逃过了九九的磨难

拱破坚硬的地壳

就不会虚度春风

酥润的雨丝

注入生命的体腔

晕染温暖的阳光

写意板桥毫下

百节长青之竹

编辑和写作都是眼光的艺术
———为晴月长篇小说《相伴》跋

卧虎

当代的中国文坛， 有两位汪老，历
久弥新，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究其原因，
一是他们淡雅亲和、大气包容的个人魅
力，二是在当代文学史上，他们的典故
和轶事也特别多。 前一位汪老是作家汪
曾祺，后一位汪老是编辑家汪兆骞。 当
然，曾祺老同时也是编辑家，兆骞老同
时也是作家， 同居京华和文坛的要塞，
不过工作和侧重点不同而已。

曾祺老以编剧《沙家浜》名闻天下。
他的小说和散文，寓奇崛于平淡，休机
巧于南山， 更是短篇小说圣手和文体
家。他的《受戒》《大淖纪事》《蒲桥集》，当
年不少著名青年作家都能背诵其片断，
影响力至今不衰， 醇厚绵长如陈年老
酒，愈加回味悠长。 兆骞老呢，他长期任
要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曾
推出过全国一半以上获茅盾文学奖的

作家作品，于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
的。同时，王蒙、冯骥才、张贤亮、莫言、陈
忠实、王朔、阿来、张抗抗、铁凝等著名作

家皆为其师友。 两位汪老的身上，可以
说浓缩了半部中国当代文学史。 而兆骞
老“英雄不问出处”推介新人的方式，我
以为，远有 1988年以长文《侃爷王朔》向
社会力荐王朔，近有两度力荐晴月的长
篇小说《相伴》最有代表性。他们的故事，
向我们彰显了编辑和写作都是眼光的

艺术，同时也是情怀和人格的艺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整

体上说，小说、诗歌、散文等，同京剧的
样板戏一样，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同
时，也有着假大空、模式化的羁绊。 而上
世纪 80 年代王朔于小说界的出现 ，与
北岛于诗歌界的出现，贾平凹于散文界
的出现一样，于兆骞老眼中，是一股股
冲破固有的落后的文学观的清流，有拨
乱反正、回归真情之效。 当然，这也是他
当时置许多疑惑的眼光于不顾，向文学
界、向社会力荐王朔的原因。 其实，从历
史来看，这也是改革开放于文学界的一
种正常反映。 只是，这种非凡的眼光和

勇气，以及支撑它们的胆识、情怀和人
格，对不少人来说，只会在大风大浪过
后，才来得及细细品味和感悟。

进入 21 世纪， 随着社会形态的变
化和不断成熟，中国的文学担当，在注
重了心灵史和人性的书写之后，又回到
了家国担当。 这个时候，兆骞老以敏锐
独到的眼光，从朋友推荐的作品中看中
了晴月的长篇小说《相伴》。

《相伴》的故事并不复杂，却能于简
单之中寓丰富，使人想起托尔斯泰《复
活》的结构法。 罗小凡的成长，虽与聂赫
留多夫的成长不同，但精神上成长与成
熟的历程，却是同样苦难坎坷的。 而这
些苦难坎坷，于弱者是灾难，于强者却
是财富。 可以说，罗氏与聂氏的成长，也
是一代人成长的缩影，而作品作为作家
灵魂的自传，实际上也是作家成长成熟
的过程。 我想，在潜意识之中，这也是兆
骞老看重和一再推荐《相伴》的核心价
值所在。 因为《相伴》同《复活》一样，明

线是爱情，暗线却是写时代和社会。 因
此，兆骞老作为名编，不唯名家而厚新
人，所以才有拒凌力、严歌苓这样的名
家平凡之作，而力推晴月这样的新人新
作的魄力和眼光。 何也？ 良知也，人格
也。

晴月， 小说的长中短小四体皆备，
最擅长的是长篇小说和小小说。 中国
有两个著名的作家群，都在河南，一个
是南阳作家群，一个是周口作家群。 南
阳作家群 ，当代出了姚雪垠 、张一弓 、
二月河这样引领中国文坛风骚的大

家 ；周口作家群 ，也出了刘庆邦 、孙方
友、墨白这样的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世
界小小说之王、 有中国最后一位先锋
派作家之誉的名震文坛的大师和名

家。 因此，生活和成长在这样的作家群
环境之中， 有兆骞老这样的名编名家
力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晴月也一定会成为周口作家群的骄

傲、周口人的骄傲。 ②8

◎ 散文诗


